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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文
化
中
心
﹁
乾
隆
秘
密
花
園
﹂
的
展
覽
，
提

到
其
中
的
倦
勤
書
齋
，
內
藏
秘
密
通
道
，
往
一
裝

潢
成
江
南
景
色
的
小
園
兼
戲
台
，
讓
皇
帝
在
冰
天

雪
地
的
北
京
，
得
享
絲
竹
煙
雨
江
南
。

尊
貴
如
乾
隆
皇
，
禁
宮
任
他
行
，
也
要
找
個
秘

密
花
園
躲
起
來
，
難
怪
我
們
普
通
人
，
也
要
各
出
奇
謀

找
逃
避
之
所
。
李
安
說
，
人
人
心
中
都
有
玉
嬌
龍
，
人

人
心
中
都
有
座
﹁
斷
背
山
﹂，
比
喻
而
已
。
但
人
人
心
中

都
有
未
了
夢
想
的
呼
喚
，
卻
是
真
的
。

展
覽
令
人
想
起
多
年
前
，
亞
視
英
文
台
星
期
天
早
上

有
個
一
小
時
的
日
本
劇
集
時
間
，
專
播
沒
有
配
音
的
日

語
電
視
劇
，
節
奏
奇
慢
，
內
容
都
是
講
些
家
爺
仔
㟫
的

瑣
事
，
但
就
是
好
看
。
記
得
有
一
劇
，
講
個
平
時
很
安

靜
的
家
庭
主
婦
，
持
家
有
道
，
一
家
老
少
都
覺
得
她
很

好
。
有
次
家
人
無
意
中
發
現
她
每
月
的
使
費
突
然
大

增
，
明
查
暗
訪
之
下
，
始
知
原
來
她
秘
密
在
外
租
了
個

小
公
寓
，
甚
是
窗
明
几
淨
，
卻
從
不
在
那
兒
過
夜
，
只

是
偶
然
有
空
，
便
上
去
坐
坐
，
獨
個
兒
沖
杯
牛
奶
紅
茶

喝
，
用
個
小
錄
音
機
聽
聽
古
典
音
樂
，
享
受
一
個
人
絕

對
自
由
自
在
的
空
間
。

原
來
這
背
後
還
有
故
事
。
有
次
這
個
主
婦
偶
然
跟
一
個
舊
男
同
學

重
逢
，
對
方
也
已
有
家
室
，
二
人
相
約
去
小
酒
吧
喝
一
杯
，
只
是
談

些
普
通
敘
舊
的
家
常
話
。
後
來
有
一
次
，
也
是
在
小
酒
吧
喝
一
杯
的

時
候
，
家
庭
主
婦
大
㠥
膽
子
，
請
男
同
學
到
她
的
私
人
小
公
寓
去
吃

晚
飯
，
他
爽
快
地
答
應
了
。
到
了
約
定
的
那
天
，
家
庭
主
婦
高
高
興

興
去
買
了
牛
排
、
紅
酒
，
一
早
去
到
小
公
寓
準
備
和
打
點
。
到
了
晚

上
，
諸
事
皆
緒
，
擺
好
鮮
花
，
放
㠥
輕
音
樂
，
等
男
同
學
來
。
時
間

過
了
很
久
，
男
同
學
當
然
沒
有
來
，
以
後
也
再
沒
找
她
。

這
個
熱
切
為
自
己
營
造
私
人
空
間
的
家
庭
主
婦
，
看
來
並
非
真
要

搞
婚
外
情
，
只
是
太
渴
望
有
自
己
的
秘
密
花
園
，
也
極
渴
望
有
人
分

享
她
的
秘
密
天
地
，
才
會
大
費
周
章
做
了
這
麼
多
事
，
又
徒
勞
無

功
。
那
男
同
學
可
能
是
不
想
惹
麻
煩
，
或
根
本
對
這
個
﹁
阿
嬋
﹂
沒

大
興
趣
，
又
或
只
是
一
時
好
奇
，
想
不
到
她
這
麼
熱
切
，
就
龜
縮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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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王
曉
鏵

秘密花園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前
些
時
，
在
這
欄
曾
談
及
胡
適
是
﹁
煙

民
﹂，
有
讀
者
指
為
﹁
胡
說
﹂。
日
前
在
書
店
得

購
江
勇
振
︽
捨
我
其
誰
：
胡
適
︾
第
一
部
︵
北

京
：
新
星
出
版
社
，
二
○
一
一
年
四
月
︶，
在

﹁
序
幕
﹂
裡
，
即
說
：

﹁
半
夜
時
分
，
胡
適
坐
在
書
桌
前
，
在
一
盞
煤
油

燈
下
，
一
手
翻
㠥
書
，
一
手
夾
㠥
一
根
強
盜
牌
的
香

煙
不
時
吸
㠥
，
額
上
微
露
㠥
青
筋
，
全
神
貫
注
。
﹂

﹁
全
神
貫
注
﹂
甚
麼
？
是
編
︽
競
業
旬
報
︾
和
看

書
，
時
維
一
九
○
八
至
一
九
○
九
年
期
間
，
地
點
是

上
海
。
這
情
景
，
江
勇
振
是
根
據
葉
德
真
︽
讀
︿
藏

暉
室
札
記
﹀
讀
後
感
︾
所
說
，
該
文
現
藏
於
中
國
社

會
科
學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胡
適
檔
案
裡
。
江
勇
振
對

﹁
強
盜
﹂
這
牌
子
的
香
煙
，
述
之
甚
詳
。
煙
盒
印
有

英
文P

irate

，
即
﹁
海
盜
﹂
的
意
思
。
廣
州
叫
﹁
老

刀
牌
﹂，
因
煙
盒
正
面
印
有
一
個
站
在
甲
板
上
的
海

盜
，
左
手
握
㠥
一
把
彎
刀
，
刀
尖
抵
㠥
甲
板
，
右
手

叉
㠥
腰
，
腰
間
還
插
㠥
一
把
刀
；
廣
州
人
據
其
畫
意

呼
﹁
老
刀
﹂，
也
叫
譯
音
的
﹁
派
律
﹂。
後
來
索
性
改

名
老
刀
牌
，
一
九
五
二
年
再
改
名
為
勞
動
牌
。
至
於

為
何
叫
﹁
強
盜
﹂，
江
勇
振
沒
說
，
料
是
當
年
上
海

人
的
叫
法
。

胡
適
之
愛
﹁
強
盜
﹂，
常
吸
之
當
沒
錯
。
這
香
煙

有
促
銷
噱
頭
，
盒
內
附
贈
手
繪
彩
色
畫
片
，
包
括
人

物
、
山
水
、
動
物
等
，
背
面
則
印
上
香
煙
廣
告
。
胡

適
便
利
用
這
畫
面
，
寫
上
所
購
之
書
，
限
幾
日
讀

完
，
插
在
書
桌
，
以
此
自
勵
苦
讀
。
當
時
住
在
樓
下
的
葉
德

真
，
見
胡
適
深
夜
還
不
休
的
讀
書
態
度
，
大
感
慚
愧
；
於
是
也

買
來
﹁
強
盜
﹂
提
神
，
胡
適
不
熄
燈
，
他
就
奉
陪
到
底
。
葉
德

真
有
感
而
發
說
：

﹁
一
個
人
的
成
功
，
真
不
容
易
，
有
天
才
而
不
能
苦
幹
不

行
；
沒
有
天
才
，
苦
幹
也
還
不
行
；
既
沒
有
天
才
，
又
不
能
苦

幹
，
那
就
更
糟
。
﹂

胡
適
有
天
才
，
苦
幹
就
有
收
穫
了
。
沒
天
才
而
肯
苦
幹
，
相

信
不
會
佷
﹁
糟
﹂
吧
。

胡
適
雖
刻
苦
自
勵
，
亦
有
頹
廢
時
候
。
一
九
○
九
年
︽
競
業

旬
報
︾
停
刊
，
中
國
新
公
學
解
散
，
胡
適
頓
感
前
途
茫
茫
，
於

是
過
㠥
昏
天
暗
地
、
今
朝
有
酒
今
朝
醉
的
日
子
。
根
據
他
所
寫

的
日
記
，
不
只
飲
酒
，
還
打
牌
、
上
妓
院
。
直
到
有
一
次
，
他

酩
酊
大
醉
，
深
夜
在
街
頭
與
巡
捕
糾
纏
打
鬥
，
被
關
進
巡
捕

房
，
他
才
大
徹
大
悟
，
立
下
破
釜
沉
舟
之
志
，
閉
門
苦
讀
，
預

備
考
庚
子
賠
款
到
美
國
留
學
，
這
個
心
願
終
得
償
，
也
塑
造
了

一
個
全
新
的
胡
適
。

不
過
，
他
的
抽
煙
習
慣
，
料
由
美
回
國
之
後
，
在
江
冬
秀
不

准
接
吻
、
不
准
上
床
的
抵
制
之
下
，
那
才
戒
掉
。
但
﹁
強
盜
﹂

的
日
子
，
卻
激
發
了
他
的
鬥
志
，
煙
，
並
無
戕
害
了
他
。
至
於

逛
㠼
子
，
飲
花
酒
，
誰
個
少
年
不
輕
狂
？
胡
適
非
聖
人
，
他
在

留
學
日
記
中
，
便
記
述
了
他
的
夢
遺
。
誰
個
少
年
不
夢
遺
？

江
勇
振
這
書
只
是
第
一
部
，
已
逾
六
十
四
萬
字
，
他
還
將
寫

下
去
，
計
劃
共
五
部
，
在
方
今
的
胡
適
傳
記
裡
，
堪
稱
大
製

作
。
我
翹
首
以
望
。

胡適與「強盜」的日子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承
黃
苗
子
老
先
生
外
甥
女
梁
愛
詩
女

士
贈
送
一
本
書
畫
巨
冊
，
是
黃
苗
子
、

郁
風
書
畫
集
，
題
曰
：
﹁
藝
緣
﹂。

兩
位
書
畫
老
人
都
已
去
世
。
郁
風
大

姐
早
走
五
年
，
但
也
已
九
十
一
歲
高

齡
。
黃
苗
子
老
先
生
今
年
一
月
辭
世
，
按
中

國
人
算
法
，
已
達
百
齡
，
如
果
﹁
積
閏
﹂，
該

是
一
百
有
三
。
書
畫
家
大
多
高
壽
，
以
黃
、

郁
兩
位
都
是
以
高
齡
走
完
人
生
道
路
，
信

然
。我

在
黃
苗
子
老
先
生
去
世
之
時
，
寫
了
一

篇
紀
念
文
字
︵
刊
於
本
欄
二
月
八
日
︶，
今
閱

︽
藝
緣
︾
一
書
，
再
有
點
感
想
，
在
此
寫
個
續

篇
。我

對
書
畫
十
分
外
行
，
當
然
不
會
對
他
們

兩
位
大
師
的
藝
術
作
品
加
以
評
論
，
而
是
看

了
他
們
附
於
卷
末
的
生
平
年
表
，
頗
有
點
感

慨
。黃

苗
子
出
身
於
書
香
世
家
。
祖
父
黃

香

是
清
末
舉
人
，
博
古
通
今
，
名
噪
一
時
。
父
親
黃
冷

觀
，
早
年
參
加
同
盟
會
，
因
抨
擊
袁
世
凱
稱
帝
而
被
捕

入
獄
。
後
來
既
主
編
多
份
報
紙
，
又
創
辦
香
港
中
華
中

學
。
兄
長
黃
祖
芬
主
持
戰
後
的
中
華
中
學
多
年
，
並
受

港
英
當
局
迫
害
，
於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被
關
進
集
中

營
。苗

子
的
生
平
更
加
曲
折
，
上
世
紀
﹁
一
．
二
八
﹂
淞

滬
抗
戰
爆
發
，
作
為
一
個
熱
血
青
年
，
隻
身
前
往
上
海

參
軍
，
曾
任
上
海
衛
戍
司
令
部
上
尉
書
記
。
此
後
又
在

上
海
市
公
安
局
任
事
，
再
到
廣
州
擔
任
省
政
府
主
席
辦

公
室
機
要
秘
書
。
抗
戰
後
又
到
香
港
任
國
民
黨
主
辦
的

機
關
報
︽
國
民
日
報
︾
總
經
理
。
這
些
與
國
民
黨
關
係

連
連
的
歷
史
，
在
解
放
後
顯
然
是
重
點
﹁
關
照
﹂
的
對

象
。但

他
又
和
許
多
共
產
黨
人
和
進
步
人
士
結
緣
。
甚
至

一
九
四
五
年
毛
澤
東
到
重
慶
與
蔣
介
石
談
判
時
，
又
被

安
排
與
毛
澤
東
見
面
。
四
九
年
新
中
國
成
立
，
經
周
恩

來
邀
請
，
到
北
京
參
加
開
國
大
典
。

在
正
常
情
況
下
，
這
是
一
位
有
重
要
作
用
的
愛
國
人

士
。
在
非
正
常
的
政
治
運
動
下
，
他
既
先
成
﹁
右
派
﹂，

下
放
勞
動
改
造
，
文
革
更
被
捕
入
獄
七
年
，
受
盡
折
磨
。

可
幸
改
革
開
放
，
他
度
過
一
個
相
對
平
安
的
晚
年
，

享
壽
百
齡
，
得
到
︽
人
民
日
報
︾
高
度
評
價
。

黃苗子傳奇人生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西
法
之
旅
，
布
列
塔
尼
是
雙
主
菜
之

一
，
另
一
重
點
主
菜
是
其
旁
省
羅
亞
爾

河
谷
的
古
堡
遊
。

法
國
朋
友
說
，
在
法
國
，
要
看
城

堡
，
就
不
能
不
去
羅
亞
爾
河
谷
。

位
於
法
國
中
部
的
羅
亞
爾
河
谷
，
有
法
國

花
園
之
稱
，
是
被
聯
合
國
指
定
的
世
界
文
化

遺
產
區
。
羅
亞
爾
河
全
長
一
千
零
八
十
公

里
，
是
法
國
最
長
的
河
流
。
十
五
世
紀
至
十

七
世
紀
末
，
為
其
發
展
的
巔
峰
，
河
谷
上
建

立
了
數
以
百
計
的
城
堡
。
國
王
、
貴
族
、
藝

術
家
、
建
築
師
、
作
家
各
自
發
揮
創
意
，
展

現
了
令
人
驚
嘆
的
景
觀
！
隨
㠥
時
代
的
變

遷
，
昔
日
只
對
權
貴
開
放
的
城
堡
，
已
成
為

現
今
遊
客
的
最
愛
。
而
伴
隨
㠥
的
歷
史
故

事
，
更
為
世
人
津
津
樂
道
。

雪
儂
梭
堡
︵C

henoncheau

︶，
又
名
﹁
淑

女
﹂
城
堡
，
其
建
築
風
格
極
盡
優
雅
，
以
橫

跨
察
爾
河
︵C

her

︶
的
一
百
九
十
七
呎
長
拱

形
橋
座
最
為
著
名
，
而
城
堡
本
身
及
其
四
周

的
園
林
景
致
和
諧
共
處
，
教
人
賞
心
悅
目
。
雪
儂
梭
堡

的
俗
名
叫
做
﹁
六
個
女
人
的
城
堡
﹂，
實
際
上
，
就
是
各

個
年
代
法
國
國
王
心
愛
女
人
的
豪
華
香
閨
。

城
堡
的
外
牆
具
有
軍
事
用
途
，
建
築
包
含
三
種
風

格
：
東
翼
是
哥
德
式
，
南
側
為
哥
德
式
與
古
典
式
的
融

合
，
西
邊
為
文
藝
復
興
式
建
築
。
城
堡
建
築
正
面
的
門

廊
、
兩
側
的
圓
形
碉
堡
，
以
及
呈
H
形
的
屋
頂
，
表
現

文
藝
復
興
風
格
經
典
的
對
稱
之
美
，
尖
斜
屋
頂
挺
立
哥

德
式
建
築
的
崇
高
美
，
文
藝
復
興
式
的
小
禮
拜
堂
則
獨

立
於
庭
園
中
。

花
團
錦
簇
的
庭
園
設
計
，
盡
顯
城
堡
各
任
女
主
人
經

營
慧
心
和
巧
思
，
以
及
女
性
浪
漫
典
雅
的
品
味
。
傳
說

童
話
故
事
︽
睡
美
人
︾
的
城
堡
就
是
以
此
為
藍
本
。
如

今
，
古
堡
的
頂
樓
還
陳
列
㠥
許
多
的
童
話
人
物
蠟
像
。

羅亞爾河谷古堡遊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幾
經
風
雨
，
逆
難
而
戰
的
梁
振
英
，
打
從

宣
布
投
入
競
選
特
首
以
來
，
便
備
受
挑
戰
。

正
所
謂
﹁
假
的
真
不
了
，
真
的
假
不
了
。
﹂

這
些
月
來
，
對
他
的
抨
擊
無
論
真
假
，
梁
振

英
都
能
從
容
應
對
，
輕
鬆
﹁
拆
彈
﹂。
上
周
受

香
港
友
好
協
進
會
之
托
，
北
上
出
席
﹁
安
子
介
先

生
百
周
年
誕
辰
紀
念
﹂
活
動
。
安
老
是
香
港
著
名

實
業
家
、
語
言
文
學
家
，
博
學
多
才
。
耄
耋
之
年

仍
然
為
香
港
回
歸
祖
國
草
擬
基
本
法
和
落
實
﹁
一

國
兩
制
﹂
獻
謀
獻
策
。
他
原
籍
浙
江
省
，
在
上
海

成
長
，
是
愛
國
愛
港
的
政
治
家
。
安
老
在
中
英
聯

合
聲
明
談
判
期
間
，
創
立
﹁
一
國
兩
制
經
濟
研
究

中
心
﹂，
據
悉
當
年
港
英
當
局
敏
感
時
期
，
今
之

﹁
一
國
兩
制
研
究
中
心
﹂
為
求
獲
批
准
申
辦
只
好
加

上
﹁
經
濟
﹂
兩
字
。
與
他
並
肩
作
戰
的
而
又
非
常

受
他
器
重
的
，
是
前
日
榮
任
的
第
四
任
行
政
長
官

的
梁
振
英
。
其
實
從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開
始
，
愛

國
友
人
常
笑
稱
安
老
與C

Y

不
但
是
師
徒
關
係
，
也
是
誼
父
子

關
係
。
而
今C

Y

終
有
出
頭
日
，
彰
顯
﹁
名
師
出
高
徒
﹂。
華
人

優
良
傳
統
是
﹁
尊
師
重
道
﹂，
上
周
中
央
假
北
京
人
民
大
會
堂

舉
行
﹁
紀
念
安
子
介
先
生
百
周
年
座
談
會
﹂，
全
國
政
協
與
港

澳
辦
等
有
關
單
位
領
導
包
括
賈
慶
林
、
王
剛
、
劉
延
東
、
廖

暉
、
杜
青
林
和
王
光
亞
等
均
有
出
席
，
董
建
華
和
梁
振
英
專

程
從
香
港
赴
京
與
會
，
浙
江
省
趙
洪
祝
書
記
亦
專
程
赴
京
，

在
座
談
會
代
表
鄉
親
憶
念
安
老
，
高
度
評
價
安
老
的
貢
獻
。

﹁
一
國
兩
制
﹂
當
年
總
幹
事
邵
善
波
在
座
發
言
緬
懷
舊
領
導
，

稱
安
老
為
具
中
國
文
化
典
型
儒
商
。
今
之
總
幹
事
張
志
剛
也

在
場
活
躍
於
友
人
間
。
港
澳
辦
王
光
亞
主
任
評
價
基
本
法
具

歷
史
意
義
、
國
際
意
義
，
亦
凝
聚
安
老
智
慧
與
心
血
。
壓
軸

發
言
的
是
曾
與
安
老
合
作
多
年
的
前
港
澳
辦
主
任
廖
暉
，
他

表
揚
安
老
愛
國
的
一
生
，
具
強
烈
歷
史
使
命
感
，
是
一
面
愛

國
愛
港
旗
幟
。
廖
暉
指
出
安
老
在
八
十
年
代
初
曾
提
出
十
六

條
建
議
穩
定
民
心
。
我
有
幸
在
座
談
會
中
聆
聽
到
領
導
們
的

精
彩
發
言
深
有
啟
發
，
要
學
習
安
老
弘
揚
崇
尚
學
習
、
弘
揚

愛
國
主
義
，
善
待
他
人
的
精
神
。
我
坐
在C

Y

毗
鄰
，
看
到
他

的
無
懼
困
難
、
迎
難
而
上
、
從
容
應
對
，C

Y

的IQ

和E
Q

都

令
我
佩
服
，
彷
彿
看
到
昔
日
安
老
影
子
重
現
哩
。

歡
迎
國
家
主
席
胡
錦
濤
冒
㠥
風
雨
蒞
港
探
望
我
們
，
出
席

梁
振
英
特
首
就
任
典
禮
，
胡
主
席
帶
來
六
大
厚
禮
。
六
月
香

港
股
市
結
算
日
，
單
日
暴
升
四
百
多
點
。
誰
也
知
道
信
心
不

能
單
靠
說
說
而
已
，
要
用
事
實
證
明
。
股
民
信
心
用
鈔
票
入

市
，
股
票
上
升
顯
見
信
心
提
高
的
事
實
。
值
此
新
一
屆
政
府

站
在
新
起
點
上
，
衷
心
期
望
有
新
的
開
始
。
祖
國
好
，
香
港

更
好
！ 「名師出高徒」

思　旋

思旋
天地

我
是
報
章
︽A

U
N
T
IE

車
信

箱
︾
的
主
持
，
總
教
家
長
們
對

待
子
女
要
公
平
公
正
，
勿
厚
此

薄
彼
。
五
年
前
兒
子
大
學
畢

業
，
我
們
去
了
一
轉
郵
輪
之

旅
；
今
次
女
兒
畢
業
也
要
照
辦
煮

碗
，
同
樣
到
加
勒
比
海
上
船
，
﹁
大

出
血
﹂。

郵
輪
是
增
磅
之
旅
，
傳
聞
一
日
一

磅
，
於
是
我
們
加
添
一
個
小
環
節
，

第
一
天
先
上
磅
，
牢
記
磅
數
以
免
放

肆
。踏

上
這
二
十
二
萬
噸
、
十
七
層

高
，
全
球
第
二
大
的
郵
輪
，
它
與
排

行
首
位
的
只
差
兩
呎
，
冷
縮
熱
漲
，

隨
時
變
成
第
一
位
，
旅
客
六
千
二
百

多
人
，
船
員
接
近
三
千
，
接
近
一
萬

人
在
此
浮
動
的
城
市
中
，
非
常
穩
定
。

郵
輪
上
正
舉
行
為
病
童
出
力
的
﹁
夢
想
成
真
﹂

基
金
籌
款
活
動
，
大
家
捐
款
便
可
跟
船
長
近
距

離
談
天
。
原
來
船
長
已
有
四
十
年
經
驗
，
回
憶

當
年
服
務
的
豪
華
郵
輪
乘
載
三
百
位
客
人
，
已

覺
非
常
偉
大
。
他
曾
幾
何
時
幻
想
，
如
果
一
天

在
郵
輪
上
可
以
溜
冰
、
滑
浪
、
攀
石
、
高
空
飛

翔
等
等
，
今
天
他
夢
想
成
真
。

這
還
不
止
，
郵
輪
上
還
有
全
世
界
最
深
水
的

海
上
表
演
跳
水
池
，
種
有
六
十
棵
大
樹
的
中
央

公
園
，
巨
型
旋
轉
木
馬
，
四
千
七
百
間
客
房
、

二
十
四
部
玻
璃
電
梯
、
一
百
零
八
間
大
小
餐

廳
、
二
百
二
十
二
位
廚
師
，
每
小
時
出
品
四
千

個
新
鮮
麵
包
，
一
星
期
食
用
八
萬
隻
雞
蛋
、
啤

酒
一
萬
罐
；
還
有
小
朋
友
遊
戲
室
、
化
學
實
驗

室
，
讓
孩
子
在
遊
樂
中
學
習
，
孩
子
手
上
均
戴

㠥
電
子
手
帶
，
家
長
要
知
子
女
行
蹤
，
非
常
方

便
也
。

我
跟
很
多
朋
友
一
樣
喜
歡
郵
輪
之
旅
，
每
天

轉
酒
店
太
疲
累
了
，
而
且
跟
子
女
的
房
間
可
經

露
台
穿
梭
往
還
，
好
好
玩
；
加
上
一
天
到
晚
都

有
專
人
執
拾
房
間
，
甚
至
會
放
一
隻
用
毛
巾
摺

成
的
小
動
物
。
那
天
，
來
自
牙
買
加
的
工
作
人

員
，
把
我
留
在
房
內
的
太
陽
眼
鏡
架
在
毛
巾
白

兔
頭
上
，
可
愛
到
飛
起
，
笑
了
半
天
。

到
底
八
天
過
後
，
我
們
的
體
重
有
何
變
化
？

下
星
期
再
告
訴
大
家
。

夢幻郵輪之旅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十九世紀，法國詩人波德萊爾曾登上一艘遊
輪，試圖接近夢幻般的東方。無奈健康欠佳，他
不得不在中途下了船。此後，每當想起東方時，
他都把那裡認作天堂：「那是西方中的東方，東
方裡的中國。」事實上，波德萊爾的話並非僅僅
顯現了詩人的浪漫主義情懷，更代表了當時西方
人對中國的集體想像。當大多數西方人開始接觸
中餐的18—19世紀，西方正流行中國熱，無數高
鼻子白皮膚藍眼睛的人以仰慕的態度眺望、談
論、接近中國文化。譬如，在與秘書聊天時，德
國大文豪歌德就堅定地認為中國的月亮遠比西方
的圓，那裡的生活優雅、富足、充滿詩意。與此
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當時的中國人常常以一種俯
視的態度對待西方。據說，某位中國詩人到西方
旅遊，看見當地人用刀叉吃飯，不由得大發感
慨：「他們是如此野蠻，竟然用劍吃飯。」
不過，仰慕歸仰慕，接受則是另一回事。在中

餐進入西方時，後者的現代化運動業已進行到中
途，中餐自然也要接受現代理念的評估和選擇。
尤其是啟蒙運動之後，任何進入西方的東西都要
經過「理性的法庭」來評判和篩選。結果只能是
「西學為體，中學為用」，中餐在進入西方後也經
歷了實質性的變化。
首先，吃的內容被「現代性剃刀」刪減到西方

人可以接受的地步。中餐以用料豐富著稱，常常
涵括西方人眼中的動物夥伴（如狗、鴿子、馬）
乃至野生動物，但生物學和進化論等現代科學的
興起使西方人迅速縮小自己的食譜——在他們看
來，人從動物轉化而來，不應該無節制地享用其
他生命；吃狗和馬等於傷害自己的夥伴，更是無

情無義之舉。當西方的傳教士發現中國人吃蛇、
狗、馬之類動物時，他們真實的內心體驗是厭惡
而非羨慕。甚至，有的人一提起中餐，就會聯想
到蛇和蠍子。當最初的中餐館出現在西方時，名
聲並不好，顧客也幾乎全是前去淘金的中國人。
後來，吸引西方人到中餐館的原因不是那裡供應
多樣化的肉類，而是在中餐館中可以找到含肉量
較少的食物。19世紀末期，約翰．達吉恩發表了
題為《中國人的飲食、穿㠥和住所》的文章，提
出了產生廣泛影響的觀點：中餐將肉與蔬菜搭配
起來，含肉量較少，比西餐更健康。於是，為了
吸引西方人，中餐館的經營者普遍採取了縮小食
譜的「跨文化烹飪」策略。在西方的中餐館，你
幾乎已經見不到鴿子和蛇，更不要說果子狸和熊
掌了。至於狗和馬等被西方人視為朋友的動物，
則更是被排除在食譜之外。即使是內容相對豐富
的自助餐，也不過是牛、羊、豬、雞、海鮮、豆
腐、蔬菜的組合。這種尊重文明法則的「減法」
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隨㠥食譜的縮窄，中餐的聲
譽反倒愈來愈高，最終跳上了大多數西方人的舌
尖。1941年，僅洛杉磯就有73家中餐館。現在，
在西方每個高速公路的休息區，遊客都會看到中
餐館的招牌。中餐已經在全球化的飲食公園中佔
據重要的地位。
其次，在吃法上，原有的合餐制被更適合現代

語境的分餐制取代。西方人原本也經歷過合餐時
代，食客常常共用湯碗，直接伸手到公共餐具中
抓取食物。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個體愈來愈注重
自己和他人的界限，合餐制則逐漸顯現出與現代
精神不相容的面相：即使在飯前洗手，即使不將

咬過的骨頭放回盤子，人們仍然直接接觸公共食
物，難免會將自己的私人性存在（如口水）留在
上面，因而依舊會對他人構成程度不等的侵犯。
於是，它被批評和削弱，最終讓位於分餐制。到
了十七世紀，西方人的就餐方式已經發生了根本
的變化。一首在當時頗為流行的歌謠描述了新的
就餐方式：
在過去，人們在公共餐盤（publicdish）中取食

物，將他們的麵包和手探入調味汁。
現在，每個人都在自己的盤子裡用刀叉吃飯，

男僕在餐室中不斷洗刀具。
當中餐進入西方的18-19世紀，西方人早已習慣

了分餐制，自然無法忍受合餐制的習俗。1939
年，英國廣播公司策劃了以中餐為主題的節目，
參與錄製的嘉賓如此評價中餐的禮儀：
中國廚師是天生的烹飪高手，他們連嘗都不用

嘗就可以做出好吃的西餐。做中餐是件複雜而麻
煩的事，雖然美味可口，名字聽上去也賞心悅
目，但你不得不忍受主人用筷子為你夾菜，也不
可避免地看到中國人不雅的用餐習慣。
在中國人看來，主人用自己的筷子為客人夾

菜，表達的是不分你我的友誼和真誠，但卻會被
經歷了現代化運動的西方人視為不禮貌之舉。為
了適應這個潮流，進入西方的中餐大都放棄了合
餐形態，更多地以自助餐和快餐的形式出現。即
使是聚餐者是中國人，也會普遍選擇公筷和公
勺。經過就餐文化的變革，中餐才最終贏得了西
方人的芳心，而這種變化正反過來影響㠥中國人
的餐桌禮儀——在許多高層次的中餐晚會中，更
有利於身心健康的分餐制業已開始佔主導地位。

與其他文化載體一樣，中餐「從本土移植海
外，不免要遭遇巨變」。當食物跳動在不同的舌尖
上時，轉化不可避免。從文化傳播的角度看，跳
動在西方舌尖上的中餐是範例和符號，反映出文
明交流的法則：交流的雙方不僅應該適應共時性
的文化差異，而且要消除文明的時差。在中餐進
入西方的過程中，它也在保持自己風格的同時吸
收現代理念，完成了從前現代飲食文化到現代飲
食文化的昇華。指出這點可能會令某些民粹主義
者失望，但卻有助於更多的人正視現象背後的真
相。 （作者為深圳大學文學院教授）

舌尖上的文化轉換

■這書厚逾六百五十頁，讀

之無枯燥之弊，趣味盎然。

作者提供圖片

■西方人習慣分餐制。 網上圖片


